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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漫言
余 逾

人與事
安仲生

如是我見
霍無非

普拉提館
普拉提是我們日常

運動健身體系中的一種
靜力性健身運動。雖然
這項運動越來越普及，
但很多人可能跟我一
樣，都誤以為普拉提就
是瑜伽的某種分支且來
源於東方。直到第一次

在德國上普拉提課，我的西班牙裔老師在
介紹的時候說起，我才知道已有超過八十
年歷史的普拉提其實是由德國人發明的。
這位德國人名叫約瑟夫普拉提，而他的名
字「普拉提」也便成為了這項運動的名字。

西方人一向注重身體肌肉和生理機能
的訓練，例如腰、腹、背、胸、臀等部位
的訓練，而東方人着重呼吸和心靈集中的
訓練，如瑜伽和太極。普拉提則融合了東
西方兩者的特點，所以難免有人會誤認為
普拉提就是 「力量型」 的瑜伽。

隨着更多的了解，我對普拉提也有了
極大的好奇，於是搜索一下柏林的普拉提
運動館。讓我略感驚訝的是，這項源於德
國的運動，竟然在德國的首都並沒有太多

的場館。後來讓我更沒想到的是，絕大部
分的普拉提老師也都不是德國人。

最後我幸運地在我們家附近找到了一
家評價特別好的普拉提館，離我常去的芭
蕾舞教室也幾步之遙。為什麼要提到芭蕾
舞教室呢，因為上了一段時間課以後，我
在普拉提館裏碰到了不少我的芭蕾課同
學，而我的普拉提老師也有時候去芭蕾舞
教室參加高級課程的學習。後來和他們聊
起，才明白普拉提對於練習芭蕾所需要的
力量提高有很大幫助。更重要的是，普拉
提講究肌肉的精準發力，這對於學習芭蕾
的同學來說也尤為關鍵。因為，對身體肌
肉發力的部位越清楚，越能理解老師在教
動作時的要點。

這個普拉提館的創始人伊莎貝拉是法
國人，前專業芭蕾舞演員，她退役後系統
學習普拉提教學多年。她的舞蹈背景和普
拉提教學的專業性受到了學員們極大的追
捧。要說 「追捧」 真是一點沒有誇張，她
的課常常都需要 「搶」 ，往往在半個月前
就被一訂而空。後來伊莎貝拉慢慢擴大了
她的工作室，新招聘了幾位同樣有舞蹈背

景又有普拉提教學經驗的教練。不同的教
練有不同的教學風格，所以學員們也很樂
意嘗試新教練的課程，從而學到新的東
西。

隨着普拉提館的擴大，學員們越來越
多，從最開始只有女生學員，後來漸漸地
有些女學員帶着她們的先生們來試課。伊
莎貝拉考慮到男學員有時候可能會覺得獨
自一個男生在一群女生中上課有些不自
在，便特意安排了男生專屬課。然而讓她
意外的是，男學員們好像並不領情，一是
沒有足夠多的男學員能集中在每周僅有的
兩堂課上課，二是他們其實還蠻喜歡跟着
女學員們一起上課。所以這個男生專屬課
僅存在了一個月，便被取消了。

普拉提館日漸受歡迎，也意外地讓隔
壁的烘焙店生意爆火。每次在普拉提館揮
汗如雨一節課後，不少學員們總忍不住要
「獎勵」 一下自己，買個牛角包或者一個
蛋卷冰淇淋，坐在烘焙店的遮陽傘下享受
運動後的滿足時光。

這便是我認識的生活在柏林的年輕一
代，享受運動，也享受生活。

溫哥華二姑媽

張北壩上
的農家，除了
種田，還餵養
牛羊。這裏的
羊大都為小尾
寒羊、杜泊黑
頭綿羊，品種
好，個頭大，

可不是圈起來養的，每天要放出
去，讓牠們在野外食草，擷取各種
營養，上膘長肉才快。

羊倌一大早趕着羊出門，手中
的皮鞭，在曠野中啪啪甩得脆響，
走到哪兒，羊群就跟到哪兒，有的
羊不聽招呼，胡亂竄，羊倌拾起一
塊土坷垃，繫在鞭上，空中掄兩
下，一甩， 「日──」 ，土坷垃朝
目標飛去，把頑皮的羊嚇一跳，知
趣歸隊。

到了落日時分，羊倌趕羊回
村，羊蹄兒嗒嗒生風，肉身兒顛顛
如濤，一股股洪流湧入村，霎時堵
塞村路，車子和行人也甭過。咩
兒，咩兒──擠得相互叫喚，這是
一天最壯觀的時刻了。

就這樣日復一日，年接一年。
四季更迭，放羊的方法是不同的。
秋穡前，地裏的麥子、穀子、向日
葵、大白菜、馬鈴薯等作物多得
很，長勢旺，羊群打地邊兒過，羊
倌看得緊，生怕羊把地裏的莊稼啃
了，那是用汗水換來的呀。趕到坡
上，羊倌鬆口氣，離農田遠了，羊
倌歇歇腳，通通嗓，吼幾聲口梆子
打發寂寞，頓覺嗓清氣暢上下順。
若是遇到熟悉的婆娘，羊倌喊幾句
輕佻的俏皮話，惹得對方懟回，罵
他 「死鬼」 ，咯咯咯笑着跑開。

壩上的地勢比壩下口裏的張家

口市區高，壙埌開闊，北風無阻，
氣溫明顯低幾度，故而先入秋，山
林黃得快，莊稼熟得早。秋分時
節，地裏的莊稼基本收割殆盡，四
野空蕩蕩的，大地又恢復了原本的
土色，不過是留了些金穗和菜青。
這時放羊牧牛，不必謹小慎微，任
由牠們撒歡。

拾秋，是農家的一項傳統農
活。收割後，一般由婦孺到地裏遛
一遍，把散落的麥穗、穀穗拾穫，
顆粒歸倉。別看活小，積少成多，
是一門勤儉度日的家風。張北也不
例外，只不過借助於牛羊的嘴舌，
成為啃秋。在金茬茸茸的麥壟，在
葉幫翠翠的菜田，皮色棕白的西門
塔爾牛、毛厚的小尾寒羊和其他一
干牛羊埋頭啃秋。牛在野外比較敏
感，一旦有生人走近，牠們就警惕
地停止進食和反芻，眼睛直勾勾地
盯着生人，視情而動。羊則不是這
樣，大大咧咧的，群羊跟着頭羊
走，悶頭啃秋。啃過秋，地就拾掇
乾淨了，飽了牛羊，省了勞力，豈
不兩全其美。

在國道旁的地頭，有位花甲羊
倌在放羊啃秋。我沾了一腳泥去與
他搭訕，他咧着豁牙的嘴告訴我，
他放的這群羊整一百隻，今年上膘
不錯，來年打算多養些，一副志在
必得的神情。是啊，一百隻羊，數
字圓滿，聽起來很多，放在壩上，
只是一鱗半爪，壩上的胸懷寬厚着
呢。

夕陽下，農人招呼牛羊回圈
了，但牠們捨不得嘴邊的麥草，慢
悠悠地邊走邊啃，展開一幅安詳的
牛羊啃秋油畫，亮了四野，暖着人
心。

牛羊啃秋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市井萬象

陶源素影

親 人

策劃了幾年
的加拿大之旅，
終於成行。香港
半夜起飛，到達
溫哥華是當地時
間晚上九點多，
在同行的T先生的
親戚二姑媽家住
一晚，翌日入住
列治文一間賭場

酒 店 ， 窗 外 望 見 菲 沙 河 （Fraser
River），每隔一會兒就有一架飛機從
酒店上空呼嘯掠過，我剛在飛機上看過
《九龍城寨之圍城》，對這情景有點似
曾相識。溫哥華西臨太平洋，屬於大溫
哥華的列治文被菲莎河環抱，比起多倫
多等城市，氣候比較溫和。聽老家上海
的新移民說，溫哥華的冬天像上海，雪
不多亦不大，但濕冷不好受。現在是秋
天，一年最美的季節。前幾天剛下過
雨，我們逗留的這幾天都是藍天白雲，
白天氣溫比香港低六至七攝氏度，晚上
外出要穿厚一點的外套或加一件毛衣。

加拿大是最多華人移民的國
家之一。十九世紀中葉加拿大掀
起淘金熱，修建連接太平洋和
大西洋的鐵路等，很多中國人
背井離鄉遠渡重洋來到這裏謀
生，在鐵路沿線建立逾十個華
埠，其中溫哥華的華埠非常出
名，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曾
到這裏向華僑宣傳革命，籌募
軍餉，舊火車站附近的唐人街
建有孫中山公園。後來加拿大
又出現好幾波華人移民潮，現
在華人總數逾一百七十萬，大
溫哥華地區的華人超過五十
萬，佔當地人口比例近兩成，
不過華人移民不再全是為了謀
生。

二姑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
的香港移民，已經三代生活在
溫哥華，算是當地資深華僑，
她的弟弟T先生夫婦一來就住她
家，我們從路易斯湖洛基山脈
旅遊回來之後，也一起住在她
家。二姑媽的大宅坐落在列治
文的高尚住宅區，包括一座兩層
樓的洋房和設有一個籃球架的前

庭，幾千呎的後花園綠草如茵，種了許
多花果，蘋果已經摘得七七八八，一串
串葡萄掛在架上，二姑媽說要再過十天
半個月才完全成熟，我忍不住拿起大剪
刀剪下好幾串，吃下去真的太酸。花房
明顯缺乏打理，幾顆西紅柿小得可憐，
叫人不忍採摘。回到屋裏，二姑媽請我
們品嘗自釀的葡萄酒，說是向當地白人
學的，我不懂酒，但品得出主人的熱
情。客廳的大電視正在播TVB新聞，二
姑媽對香港發生的事情，特別是港股和
樓市行情瞭如指掌。

第二天，二姑媽約好經紀帶我們去
看樓盤，其實我和T先生都沒有打算要
在這兒買樓。T先生二十多年前回流香
港之後，就把這裏的洋房賣掉了，他舊
地重遊想了解最新行情，我則抱好奇心
態，於是驅車半個多小時，來到列治文
東 部 近 工 業 區 一 個 連 排 屋
（Townhouse）小區。一間翻新過的兩
千多呎Townhouse，開價約七十萬加
元， 「同樣的房子在列治文比較好的地
點，要一百萬加元以上」 ，二姑媽說。

難怪大約半個小時就有兩對華人和兩對
白人帶小孩來看房子。 「最近兩年因為
利息太高，樓市疲弱，業主要以低價來
吸引買家」 ，經紀John是華人，二○
○○年之前從北京到加拿大留學，之後
定居溫哥華做房地產經紀，曾經幫二姑
媽買賣物業，算是老朋友了。 「家在這
裏，孩子也在這裏上學，已經習慣了，
不打算回去」 ，John用普通話和我們
溝通，遞給我們的物業印刷單張則用中
英文，我忘了問他當年留學時學的是什
麼專業。

二○○○年前後，內地移民到加拿
大的人數逐漸多起來，不少是富裕階
層。我到溫哥華之後發了第一條朋友
圈，老友L兄發微信說， 「我就住在你
們附近，過來一起飲茶」 ，其實他搞
錯，我們在列治文的奧林匹克體育館對
面一家香港老字號酒樓飲茶，他家是在
溫哥華市區的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附近，
開車過菲沙河大約半小時才到。L兄在
樓下接到我們，六十多歲的他在十多年
前投資移民過來，先在列治文買一間獨

立屋住下，後來搬到溫哥華市中
心，再後來嫌日子太悶，又放
不下中國的生意，選擇回流，
經常穿梭大灣區，每年到溫哥
華住十天半個月，當作度
假，前幾天剛過來，沒想到
會碰見我。L兄陪我們漫步走
到郵輪碼頭五帆酒店附近眺
望太平洋，沿途是溫哥華最繁
華、最有歷史感的地方。翌
日，L兄又請我們到當地一家著
名中餐廳吃皇帝蟹，讓我們有
一種他鄉遇故人的欣喜。短短
幾天，我們還遇見好幾個多年
不見的親友，有老有少，怪不
得有人說，在溫哥華，不愁沒
有熟人。

返港前，二姑媽親自買
餸，還有前幾天我們在漁人碼
頭買的海膽，召女婿過來下
廚，做了一頓豐盛的海鮮晚
飯，百分之百中國味道、香港
味道。晚上非常寧靜，滿天星
星，我們在前庭和二姑媽揮手
告別，約好香港再見。

（溫哥華紀行之一）

中秋後重
陽，晚來月色
涼。因節後又需
趕赴申城工作，
周末便閒賦家中
看看書、練練
字。晚飯後與孩

子們聊起在上海的童年往事，一打
開話匣子便越說越難停……

印象中在上海生活十年多的
「小時候」 ，好像一直在腦海裏不
住地回轉，不但無法忘卻，更是日
久常新。由出生到十二三歲移居香
港前，一直是在大家庭中與各家族
成員同住於上海一條頗知名的弄堂
裏。兩大一小的房間住了大大小小
十多人，同一屋簷下還有四戶鄰居
二十幾人。在那個年代的上海，有
苦有樂，唯對小孩子來說還是蠻開
心的。上學校，走走不過幾分鐘；
下課了，在弄堂裏同小夥伴又可玩
上一個下午。成長的日子也就是這
樣簡單樸實而自在。

曾祖母，自我出生那年已七十
開外了，她個子矮小卻撐起整個大
家庭。她一頭又白又長的頭髮，每
日梳理得極之整齊；雙目深藍，仿
似來自異域；粗布外套罩衫及一雙
布鞋，乾淨清爽。她十來歲在寧波
老家下嫁曾祖父，待曾祖父在上海
闖出一片天地，她也從老家帶了祖
父等孩子移居上海了。惜曾祖父較
早離世，祖父又隻身在港處理商事
及法務，上海大家庭的大小事務便
由她，這位老長輩獨力挺着。她每
天不到四點便起床，自己梳理好
後，便負責大家庭近二十人的所有
家務事，伙食、清洗、打掃及其
他。後來母親嫁入大家庭，她不但
有了第一位孫媳婦，而且更多了一
位好幫手。

小時候，父親兄弟姊妹十人稱
曾祖母為阿娘（甬語：祖母），我
這一輩都稱她為阿太。阿太有我這
個長重孫後，大家庭便四代同堂

了，當時確實也頗令左鄰右里為之
羨慕。彼時阿太其實對家中上上下
下所有人都無微不至，照顧有加，
而且她視每個小輩都是一樣同等
的。但是，不知為何在筆者幼小心
靈中，總覺得阿太對我就是不一
樣。或許是因筆者自詡為長重孫
吧，又或許還有其他原因。記得當
時自己剛入小學，沒多久便入選籃
球隊，每天早上六點便跟着大哥哥
大姐姐一道早鍛煉兩小時。阿太便
每天風雨無阻地叫醒我，為我煮好
早餐，待我飽餐後送我出門，並常
提醒我運動要小心，不要弄傷自己
等。有時因課後訓練或比賽晚回
家，她又把當日好的飯菜留下，等
我回家後，她再蒸熱給我享用。

在大家庭中除了阿太愛我疼我
外，還有祖母、外婆及姑婆一樣視
我為好寶寶。祖母常把最好的東西
留給我，還有弟弟；外婆教我背唐
詩宋詞，給我講聖經故事；姑婆定
期帶我去她家小住，又是玩又是
吃。她們對我的寵愛都是叫人銘記
一生的。

最後，我的母親，她愛我卻更
不忘要教好我。她對我的管教甚
嚴，要求極高。若犯小錯，必厲聲
斥責；事逢大錯，逃不出棒打。現
在想來自己兒時尚算識趣，沒有經
歷太多皮肉之苦。

慈父嚴母，還有眾多長者親
人，在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裏，男
人在外為家人們奮力拚搏，而女人
也不辭勞累地管理好大家及小家。
女人，中國的女人，像我的阿太，
從傳統封建年代的小村落，紮着小
腳步入大上海，又見證新中國成
立。她為家族為小輩勞碌一生，無
怨無悔。在其九十有三的那年大年
初一早上與海內外眾小輩人間話
別，天堂再會。女人，真的能頂半
邊天，她們比男人細膩、靈巧、耐
心、柔和、精緻、溫暖……韌勁十
足，忍耐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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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七日，曇石山遺址發現七十周年暨
「陶源素影──史前彩陶聯展」 開幕式在位於
福州市閩侯縣的福建省曇石山遺址博物館舉
行。圖為葫蘆網格紋彩陶雙耳罐吸引參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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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的秋天。 作者供圖


